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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据《天兄圣旨》记载，自道光二十八年
( 1848) 九月始，至咸丰元年 ( 太平天国辛开
元年，1851) 闰八月初一日，萧朝贵代天兄
传言多达一百二十余次。①咸丰元年十月水窦
村之战后，天兄因萧朝贵受伤，两次下凡安抚

诸人。此后，直到咸丰二年 ( 太平天国壬子
二年，1852) 三月，天兄为鼓励将士攻取桂
林再次下凡，仅留下 “各放胆宽草”②五个字
后，便匆匆归天。在此之前长达五个月的时间
里，天兄没有下凡，一向披坚执锐，“遇战当
先”③的西王也不见了踪影; 这之后到萧朝贵
战死，五个月的时间里，天兄继续保持缄默，

萧朝贵仍然不见踪迹。
咸丰二年七月，消失了近一年的西王萧朝

贵，又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并迅速地战死在

长沙城外，结束了生命。
学界对水窦村战役后萧朝贵的踪迹和天兄

的缄默尚无专题研究。史景迁 ( Jonathan D．
Spence) 曾注意到萧朝贵长期的缄默，并提出
在此期间太平军高层领导者之间是否发生了政

变的疑问，但未作考证，亦未对其所谓 “政
变”做进一步的解释和界定; ④王庆成曾推测:
永安封王是太平天国体制的巨大变化，必然要

在内部关系上经历相当的酝酿和调整，太平军

在永安长期停留，或与解决内部的这一问题也

有关系。⑤但他没有论证此观点，也没有解释
萧朝贵失踪和天兄缄默的原因。

二、水窦村之战前后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日，萧朝贵、罗大纲
等人率太平军攻占永安，这是太平军军兴以来

攻克的第一座城池。
第二天，清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率部抵达永

安州夏宜村，进至离州城十余里的文墟。在之
后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清军与太平军在永

安城外的水窦村、莫家村、卫龙村等地展开频
繁的争夺战。
十月初，清营新募的两千名潮勇陆续开赴

前线，集结的清军数量达到数万人，南线乌兰

泰所部清军也达到万人以上。十月十八日，乌
兰泰与侍卫开隆阿、副将常禄、总兵经文岱、
秦定三等人率部猛攻水窦村，道员许祥光、张
敬修等由东配合，爆发了水窦村之战。水窦村
是永安外围太平军最南端的防御线，也是濠江

上的前哨阵地和粮食储存地，同时也是联络太

平军水陆两军的关节，战略地位显著。这一
战，清军投入大量兵力，北线清军也在总兵刘

长清、长瑞、长寿、李能臣、高谦的带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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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路进攻，战事猛烈为历次攻城之最。
乌兰泰所部焚毁水窦村旁太平军屯粮小营

盘一座，又攻毁六瓮村。萧朝贵出城督战，集
结州城、莫家村太平军三千余人，突袭清军侧
后，被乌兰泰击退，转而 “奔石沟村”， “水
窦北二营 ‘贼’复来接应”，太平军会师后
“过河奔回莫家村”。太平军诱敌深入，突然
出击，清军伤亡六十六人，乌兰泰不敢再追，

撤回大营。⑥

北线三路清军的攻势也被太平军瓦解。长
瑞、长寿兄弟所部湖南兵及新旧潮勇在龙眼塘
右山梁遭太平军伏击，清军各部溃散，只有守

备徐大醇“以湖南兵五百往战，各军不相就
应，伤亡尤多，生还者仅二百余人”， “北路
各营，几不可保”。⑦

太平军取得水窦村战役的胜利，但也遭受

重大损失，萧朝贵在指挥战斗时受了重伤。
萧朝贵重伤，最直接的证据是 《天兄圣

旨》。
《天兄圣旨》记载: “辛开元年十月十八
日，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永安。天兄因西王诛
妖，受些小伤，不甚要紧，欲安天王及众等

心，爰降圣旨谕众小。”既然萧朝贵 ( 时未封
王) 受的是小伤， “不甚要紧”，就应无有大
碍，天兄又何故 “劳心下凡”呢? 天兄下凡，
附于萧朝贵体传言: “尔众小，安慰尔二哥宽
心安福。贵妹夫受些苦难，不妨也。”
随即，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到场，围

绕在受伤的萧朝贵身边，天兄又安抚他们:

“秀清弟，尔们登朝，安尔主宽心安福。尔妹
夫受些苦难，不妨。”从天兄安慰杨秀清等人
的话中可以看出，萧朝贵是 “受些苦难”，如
果仅是“受些小伤，不甚要紧”，又何以称得
上“苦难”? 天兄的话前后矛盾。从杨秀清等
人的回答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对萧朝贵身

体状况的不安和忧虑。杨秀清等人祈求天兄:
“我们众小弟沾得天兄从前代赎罪功劳甚大，
今朝贵妹夫八千岁又代世人如此受苦，小弟求

天父天兄格外看顾早愈，同顶起天父天兄纲常

也。”“如此受苦”四字正流露出此时萧朝贵
身受重伤，痛苦难耐。
天兄答复他们: “不妨。尔们宽心……尔

们要吩咐合军众兵将，各自俱要宽心，认实天

父天兄。踊跃放胆向前，同心同力，杀灭妖
魔。”旋即 “回天”。这次下凡，洪秀全并未
到场，但天兄两次要众人安慰洪 “宽心安
福”，可知洪秀全此时对萧的身体状况也十分
担忧。
两天后， “西王伤痕未尽痊可”，情况似

乎更加危急，以至天兄再次下凡，安慰众心。
十月十八日的下凡，韦昌辉并未在场，天兄此

次特地传谕于他。韦昌辉祈求天兄 “格外看
顾贵妹夫八千岁，不好重苦”， “求保八千岁
早愈”。由“如此受苦”到 “重苦”的变化，
可以看出萧朝贵的伤并未减轻，而是加重了。
对于萧朝贵的伤，天兄含糊其辞地回答道: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
风。尔放草、宽草。凡有那些妖魔，任他一面
飞，一面变，总不能走得朕天父天兄手下过

也。”并要韦再次安慰洪、杨等人。⑧

十月二十日的下凡结束后，天兄变得缄默

起来，萧朝贵也沉寂了。这与水窦村之战前，
天兄极为频繁地下凡，甚至一天会有几次下凡

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是极不正常的。
水窦村战役前，萧朝贵参与了太平军军兴

以来的大小战役，遇战当先。清军也畏惧他，
张亮基曾奏说萧朝贵是 “凶悍首逆”⑨，张德
坚说他 “面貌凶恶，性情猛悍，每率群丑，
与我兵苦战”⑩。
受伤后的第七天，萧朝贵在永安封王中象

征性地拜封为西王。此后，在蓑衣渡之战、占
兴安、攻全州、取永州、下道州、克郴州等重
大战役中，皆不见了萧朝贵的身影，而一直与

萧朝贵配合作战的罗大纲，开始独自负责起前

线战事。
咸丰二年二月十六日，太平军乘雨夜突出

永安，罗大纲为先锋，率部击破东路古苏冲清

军大营，太平军 “方得小路出关，得火药十
余担，方有军资”瑏瑡。
四月，太平军屯驻道州。各王 “居城，

余党散处七坊，扎营四乡路口”瑏瑢，罗大纲则
独挡一面，先于 “水南门扎营一座”瑏瑣，又将
所部千余人分拨五六营，以为疑军。
六月初八日，罗大纲统率所部千人，以天

地会为向导，在石岩与天地会首领周法贵会

师，双方合兵两千余人，“齐进江华”瑏瑤，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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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
这些著名战役的指挥者都不是萧朝贵，而

是罗大纲。但罗大纲在金田起义时仅为左二军
军帅，攻克全州后提为土一总制。他官爵低
微，却肩负着统率前军的重任，足见其在跟随

萧朝贵作战时积累了充足的指挥经验，并得到

洪、杨等人的倚重，也只有在萧朝贵重伤后，
他才会继领前军。
有记载说萧朝贵参加了永安破围战和其后

的龙寮岭会战，这些记载的主要根据是 《洪
大全自述》中 “第三起就是我同萧朝贵，带
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瑏瑥这句话。《洪大全
自述》为伪作已为众多学者证实，单就身任
前军主将的西王负责起护送家眷、辎重的事情
来看，这一点就值得怀疑。清方一直存在把南
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弄混的情况，瑏瑦赛尚阿

伪造 《洪大全自述》时，也误将后军主将南
王冯云山作西王萧朝贵，而龙寮岭会战的实际

负责人是秦日纲，瑏瑧不是萧朝贵，整个会战中

都不见萧朝贵的身影。
证明萧朝贵重伤的另一个证据是审理周锡

能案。瑏瑨

十月二十九日 ( 萧朝贵受伤后的第十一

天、永安封王后的第四天) ，南王冯云山、北
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及曾天芳、蒙得天
( 蒙得恩) 齐到东王杨秀清处请安，商议大事

并欲奏封周锡能，言不数语，天父突然下凡，

秘密吩咐诸王: “今有周锡能反骨偏心，串同
妖人回朝，内应谋反……尔等立即发令擒拿他
三人押后，我天父自有分断。”瑏瑩是日，前往杨
秀清殿前请安的包括除西王萧朝贵外的所有首

义诸王，郭廷以认为，“无西王萧朝贵，足证
朝贵与秀清地位相若”瑐瑠。是时，永安封王，
西王的地位已不能和东王同日而语，下文将详

述。西王请安不到，必有他情。
是日，南王、北王、翼王上朝，将本日发

生各事奏报天王，亦未见西王上朝。是夜，天
父再次下凡，审吊周锡能，派国宗杨辅清、杨
润清传知各王，天王亦至，并 “统率众臣跪
伏”瑐瑡，至三更后始自东王府回宫，唯独不见
西王。
翌日，天父复下凡，令国宗杨运清传集诸

王、曾天芳、蒙得天等。天父还吩咐南王、北

王、翼王: “尔众小再加时时灵变，每事有我
作主不妨。”瑐瑢天父两日之间三次下凡，传齐诸
王及文武百官，甚至天王都亲赴东王府，跪伏

天父，至三更始还，西王却不见踪影，若西王

康健，理应在场。
同时，天父下凡处理周锡能叛变案让太平

军将士“同喜沾天父恩德……虔谢天父破灭
凡间妖魔鬼计，看顾众小权能恩德”瑐瑣，为刚
刚封为东王五天的杨秀清积攒了更多的政治资

本。如此重大事件，天兄也应下凡指示，显示
权能，起码可以弥补一下自己的威信，可是天

兄一直在保持缄默。
另外，永安封王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

以佐证萧朝贵重伤。否则，具有代天兄传言神
圣身份的萧朝贵，又在长期活动中取得和杨几

乎平起平坐的地位，是不该受人节制的。再
者，永安封王如此大事，天兄理应下凡授旨，

安排人选，可是并未见诸史料，说明 “天兄”
此时已不具备下凡的能力，甚至不具备说话的

能力，否则萧何以甘心让自己退出权力核

心，瑐瑤由杨秀清节制自己呢?

由此而论，这一阶段天兄缄默和萧朝贵失

踪的原因就是萧朝贵在水窦村战役中受了重

伤，已经丧失行动能力，甚至是语言和思维能

力。

三、悄然的政变: 永安封王

长沙城外，萧朝贵的突然出现，并不意味

着他的健康是突然恢复的。至于萧朝贵何时恢
复了健康，有史料记载，咸丰二年春太平军围

攻桂林期间，“贼首及萧朝贵、罗亚旺等，常
在街市”瑐瑥，策马攻坚，指挥战斗。 《天兄圣
旨》记载: “壬子二年三月十五日，天兄劳心
下凡，时在桂林。有妖作怪，天兄恐众等畏
缩，爰降圣诏谕曰: ‘各放胆宽草。朕回天
矣。’”瑐瑦天兄再次下凡，虽然仅留下几个字，
但意味着萧朝贵起码已经恢复了思维能力和语

言能力，并开始操心太平军的战事。
因此，可以以天兄再次下凡为标志，将天

兄的缄默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萧朝贵
的消失和天兄的缄默主要是由重伤导致的，这

期间以养伤为主。在萧朝贵恢复了语言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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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后一阶段，直到他自荐去袭长沙之前，

为什么天兄仍然保持缄默达五个月之久，萧朝

贵也并未重新参与到太平军的政治和军事活动

中去呢?

在萧朝贵受重伤后的第七天，咸丰元年十

月二十五日，天王洪秀全颁布诏旨，正式敕封

五王:

“前此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
朕命称为王爷，姑从凡间歪例。据真道论，有
些冒犯天父。天父才是爷也。今特褒封左辅正
军师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 褒封右弼又正军

师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 褒封前导副军师为

南王，管治南方各国; 褒封后护又副军师为北

王，管治北方各国; 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

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瑐瑧

永安封王，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格局发生

重大变化。先前，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格局是
天王与军师或者说 “五军主将”共治，瑐瑨永安
封王后，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洪秀全不仅

把军权、政权、神权的主导权让与杨秀清，甚
至连各王的指挥权也一并交给他，在杨秀清与

其他四王之间，制造了严格的身份等级界限。
永安封王，形成东王杨秀清节制诸王、一

人独大的局面。无论是原本和杨秀清几近于平
起平坐，代天兄传言的西王萧朝贵; 还是上帝

会的创始人，早已被杨、萧联手排挤出权力核
心的冯云山; 亦或是资历尚浅的韦昌辉和石达

开，他们都不具备制衡杨秀清的政治资本和实

力。杨秀清的封号不久也变为 “劝慰师圣神
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众呼 “九千
岁”。自此，太平天国 “一切号令，皆自伊
出”， “刑赏生杀，伪官升迁降调，皆专决
之”，天王唯 “画诺而已”。瑐瑩权力的膨胀和功
勋的建立，促使杨秀清野心的增长，他 “自
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 “往
往据洪秀全之座，诡称天父下凡附体，任伊造

言煽惑。自秀全以下，各伪王伪官，皆长跪听
受”，“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
得其实”，甚至随意凌辱百官，鞭笞诸王，还
欲借故杖责天王。瑑瑠另外，杨秀清还取得 “立
而不跪”瑑瑡的特殊待遇，上殿面君时，杨 “立
在陛下”，其他诸王则只能 “跪在陛下”。瑑瑢杨
秀清在天国之中已无须向任何人跪拜，反而在

他假借天父临凡时，天王还要“长跪听受”。
萧朝贵在金田起义前，通过戊申年九月的

“天兄附体”，给自己赋予了神秘的宗教色彩，
顺利实现“君权神授”，跻身于上帝会的领导
核心。他代天兄传言，以 “杨秀清、萧朝贵
是双凤朝阳”瑑瑣之语，向洪秀全表明萧、杨二
人同是军师，地位并不在杨秀清之下。又以
“天下万郭都靠秀清、朝贵二人”和天王回答
的“这边帮手 ( 冯云山、韦昌辉) 不是十分
帮手，秀清、朝贵乃真十分帮手”瑑瑤之语，成
功将冯云山排挤出领导核心。洪秀全在东乡称
王后，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左辅正军师，萧
朝贵为前军主将、右弼又正军师。杨、萧二人
共为军师，成了天王的左辅右弼。萧朝贵几乎
和杨秀清实现平起平坐，两者间达到政治上、
宗教上的均势。
以后 ( 甚至在萧死后) 凡遇发布重大命

令、檄文，东、西二王多联名发布。在后来历
年颁行的历书中，东西二王的名字、衔号、爵
位也都并行分列在历书封面 “太平天国”四
字下方的右左两侧。这些可以佐证，永安封王
前，萧朝贵与杨秀清地位相近，以至在他死后

仍然被太平天国的君民或出于习惯或出于纪念

的原因，名誉上仍然把他和杨秀清视为一个等

级。
实际上，永安封王后，东西二王的地位已

发生实质性变化。东王具有节制诸王，包括西
王的权力。按礼，西王见东王要行跪拜大礼，
并山呼东王九千岁。二者在此后虽仍联名发布
文告，但好景不常，在署名为 “太平天国癸
好三年新刻”的 《颁行诏书》中，杨秀清的
列衔称号，比原来的修改本增加了 28 个字，
萧朝贵的名字连带衔号却被完全删除。定都天
京后的杨秀清时代，杨秀清增加了 “禾乃
师”、“赎病主”、“劝慰师”、“圣神风”等宗
教头衔，而萧朝贵 “右弼又正军师”的头衔
则保持长达 6 年不变 ( 曾与列王同加宗教称
号，封“雨师”) 。
当萧朝贵从重伤中恢复过来，天父独裁的

局面已然形成。天父的威信在太平天国军民中
已大大超过天兄，天兄下凡的意义也被天父频

繁的出现湮没了，他的代言人杨秀清在军民的

拥戴下被提到太平天国的最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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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无声无息的政治变动，就这样悄然发

生了。

四、结语

水窦村战役后，萧朝贵确系身受重伤，丧

失参与政治军事活动的能力。也正是由于他的
重伤，甚至有生命危险，洪秀全才不得不完全

倚仗雷厉风行、办事干练且具有天父代言人这
一神秘崇高身份的杨秀清。永安封王，天王授
予东王节制诸王的全权，这固然是出于时局的

需要。因为此时，除了杨秀清和伤重有生命之
虞的萧朝贵，其他三王都不具备总揽全局，指

挥全军的资历、实力及宗教身份。在原先本已
一步步取得和杨秀清几乎平起平坐地位的萧朝

贵，丧失了自己更高的权力，自动退出政治权

力核心。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格局就在西王重

伤后的第七天，发生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重大转

变。
可以说，水窦村战役后萧朝贵的重伤，导

致“天兄”的长期缄默和萧朝贵的 “失踪”，
也导致太平天国政治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同
时，太平天国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萧朝贵退
出最高权力核心，也是 “天兄”继续保持缄
默、萧朝贵继续沉寂的原因。在身体开始恢复
后的五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萧朝贵和天兄

面对现实，只能用沉寂和缄默，无声地表达自

己的无奈、不满以及抗议。直到他决定再次统
领前军为太平天国开疆拓土、再建功勋，萧朝
贵才又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可是，天兄似乎
一点也不眷顾他的代言人，萧朝贵奇迹般地恢

复健康后，又神话般地迅速地战死在长沙城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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